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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个非常讲究 !吃"的

城市# 城里的上海人$吃得精致$

吃得鲜美$吃到了!艺术"的程

度# 仅一只!蟹粉小笼"$要下多

少工夫%大闸蟹的脚$要一只只

掰下来&蟹脚里的肉$要一节节

通出来&蟹黄'蟹肉'蟹膏$拆出

来又另有一功&包子出笼$只只

拇指大小$ 看上去玲珑剔透'汤

汁荡漾&啜一口$鲜透五内&来一

笼$齿颊留香((

郊区农民$不是这样吃的#他们

耕地播谷'种菜插秧'挑担浇粪((

力出得多$汗出得多$体力消耗大$

他们的吃头势$ 要比城里人着力得

多# 别的不说$就拿婚宴酒席来说$

城里人一般是!一顿头"&乡下对不

起$要么不办$要办就是!三日头"#

也就是说$结婚办喜事$往往要吃三

天&十几桌酒水$百多号亲友$日日

都要从早吃到夜$这个!吃头势"$城

里人是吃不消的#

这!三日头"酒席$每天都有讲

究# 第一天开场接客$是!热灶酒"&

第二天正规办婚仪$叫!正日酒"&第

三天收场酒$ 还有个好听的名

字)))!邀老客"#这是什么意思呢*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通常解

释是%新郎新娘!回门"时$邀请娘家

的长辈到夫家来吃酒$ 这叫 !邀老

客"#其实$真正来吃酒的$!老客"并

不多$!新客"倒不少$年轻人胡唷胡

唷的$都是他们的市面#

乡下的吃头势$不只是!三日

头"排场$连菜水都是实实足足的%

全鸡全鱼全鸭不算$蹄髈都是整只

整只上#像!蟹粉小笼"那样的细巧

货$乡下行不通# 你就是蒸一千笼

上来$也保证给你扫个精光#

吃头势 文 ! 彭瑞高

远开一点

文 !任君璧

! ! ! ! !凹" 搿个音普通话
里也呒没个。但是英文里
向有个，“!""#”，“#""$”，里
向就有搿个“凹”音。
搿个“凹”上海人也常

庄用。比方：甲：侬搭我一
道去好�？乙：凹。

征询意见后，对方同意
就讲“凹”，意思是“好个”。
“凹”是呒没声母个，可

拿伊直接拼到声母里去。凡
普通话里韵母是“%"”个，沪
语里侪用“凹”。比方：&、'、
(、#、)、*、+、!、,、-、./、0/、1/、2、
3、4，声母后加“凹”就读
“包、泡、猫、刀、套、脑、老、
高、靠、好、交、巧、小、早、
朝、草、超、少、扫”了。
用个儿歌帮侬来读好

搿个音：摇啊摇，摇到外婆
桥，外婆叫我好宝宝。

!欧" 搿个“欧”，上海
人也常庄要用。比方：“欧，
阿拉赢喽，伊拉输脱喽！”
表达一种开心个，小人看
人家好戏个感觉。

搿个音普通话里也呒
没。哪能读呢？“凹”个嘴巴

是圆个，拿伊拉开变成功扁个就对了。
“欧”呒没声母，拿伊直接拼到声母里
去。搿个音对应普通话里个“"5”，凡普
通话里韵母读“"5”个，辣沪语里侪是
“欧”。比方：(、6、#、)、*、+、!、,、-、./、0/、1/、
2、3、4，声母个后头加“欧”个音就读
“谋、否、斗、偷、楼、狗、扣、后、九、秋、
修、走、周、凑、臭、馊、手”了。

用个儿歌帮侬来读好搿个音：
落雨喽，打烊喽，小八腊子开会喽！
搿个四个汉字个沪语发音邪气

神奇。只要“哎”“安”“凹”“欧”会得
讲，上海闲话发音就变得老便当了。

文

!

丁
迪
蒙

责任编辑∶孙钟焜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szk@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B112015年1月11日 星期日

/上海闲话

闲话闲画 文图 ! 阿仁

老里八早 呒没“三五”台钟结勿了婚 文!钱红春

神
奇
的
﹃
哎

!

安

!

凹

!

欧
﹄︵
下
︶

沪语讲堂

阿拉屋里向有一台
“三五”牌台钟，因为来历
特别，我邪气珍惜。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
我准备结婚，迭个辰光，

大到家具，小到自来火，侪要
计划供应，但靠亲戚朋友帮

忙，结婚个用品也勉强备齐，只
有女方爷娘提出个“三五”牌台钟
一直呒没着落。
“三五”牌台钟因为走时准，还

会报时，当时吃香得勿得了。迭种
台钟搭仔当时个缝纫机、脚踏车、
电视机等一样要凭票供应，但又勿
像其它日用品或副食品每个月有

计划。搿类票证侪是按行业系统分
配到厂里，啥辰光有，分配点啥个
票子侪勿敲定。再讲一爿厂几百号
人，一塌刮子就几张票，为求太平，
厂里侪是轮流分配到车间，由车间
再分到小组，组里大多也是采取摸
彩个办法解决。“三五”牌台钟是当
时所有系统分配个票证品种中价
钿最便宜个，告咾特别紧张。自我
进厂，阿拉组里就呒没分到过台钟
票，即使分到，摸彩也勿一定摸到。
再讲我复员回到上海勿长，朋友勿
多，厂里人头勿熟，也勿好意思对
人家开口。更加要命个是，“钟”与
“终”读音相同，钟是勿作兴让人送

个，结婚就更加勿可以，否则就变
成“送终”。为了迭台钟，我多次告
女方爷娘协商，但伊拉就是勿松
口，真担心迭桩婚事会因钟而终。
我一道做生活个陈师傅晓得以后，
一次次帮我寻分配票证个工会干
部，但侪打了回票。
正当走投无路个辰光，有一天

上中班快下班辰光，陈师傅突然将
一张纸塞到我手里，悄悄点对我
讲：“台钟票，快点去买来把婚事办
了，千万勿要过期。”迭个辰光，我
开心得勿晓得讲点啥，但又觉得邪
气奇怪，介紧张个台钟票，伊是从
啥地方弄来，又是哪能弄到个呢？

陈师傅告诉我，搿张台钟票，
是伊老里八早带过、后来调到其他
厂当生产组长个徒弟弄来个。原
来，自从伊晓得我因为缺张台钟票
结勿了婚，厂里又勿能解决，就垃拉
外头到处托人。前几天，伊当组长个
徒弟小组里分到一张台钟票，为了
弄到手，就串通自家要好个小兄弟，
随后当仔大家个面折叠摸彩纸条个
辰光，偷偷个垃拉画有“台钟票”记
号个纸条里包进一粒黄豆大个小石
子，当折好个纸条撒到桌面，事先
“有数”个小兄弟抢先用手掌心一
揿，一记头就摸到了台钟票。
等我买好台钟呒没几天，陈师

傅对我讲伊拉徒弟组织摸
彩个“西洋镜”，勿晓得哪能
穿绷了。我吓仔一跳，勿晓
得哪能办。陈师傅随即笑笑
讲：“还算好，大家非但勿
闹，还倒过头来安慰组长讲，早
晓得迭能，就勿要出花头摸彩哉，
只要讲一声，阿拉勿会勿同意
个。”我一听，又是感动，又激动。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虽然多次

搬场，结婚辰光个物事大多已呒没踪
影，但迭台“三五”牌台钟非但舍勿得
淘汰，还有意摆垃随时随地看得见
个梳妆台浪，我对搿台钟个感情是
随便啥名牌钟表都勿能替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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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上老照片

漕溪路万体馆
对面迭排上世纪 78

年代中后期造个高
层，伊辰光仍旧是上
海个名片。看看天际
线几化空阔，路浪向
轿车还难见踪影，清
一色个脚踏车流，唯
一一辆助动车，还开
辣现在看来老吓人
个机动车道高头；伊
辰光迭头看上去哪
能介冷清、冷落？原
因当然是徐家汇开
外千米已属市区边
缘，再千米开外就是
农田……搿张照片
摄于 98 年代初，回
过头去看看老照片，
勿由人勿感慨万千！
陆杰 摄 林庸 文

! ! ! !又要过年了。过春节个节目单上吃是
重头戏。吃酒、劝酒、灌酒、拼酒是上海老男
人个重中之重。勿吃到酒水糊涂决不
收兵。好几年前，我是酒喝多了。朋
友老刘执意要开车送我。伊也

吃酒吃得走起路来七歪八牵了，以现在个
讲法是醉驾了。一部普桑是开得走走停停。
亏得半夜三更马路浪勿见人车才呒没闯穷
祸。后来只好停下车子困觉。一�【-5%,】到
天亮。近来又碰到老刘，问伊还会勿会吃过
老酒去开车子。伊讲：“侬当我是踵【3"*!】
头啊？吃酒勿碰车！勿单单是为了怕警察检
查，还是为了大家个安全。社会发展了，自
家要识相……”搿只老牌子踵头终于进步
了。上海闲话里的踵头就是指出头鸟、欢喜
事事冲辣最前头个人。踵头也有写成冲头
个。不过专家认为如此辣声调上勿够确切。
业余爱好者图个方便少写几笔发发短信也
就马马虎虎算通过了。踵头还有另外一层
意思，即被别人敲了竹杠而多花了铜钿个
朋友。“搿只手表是大卡个。侬做了一记踵

头了。”勿做踵头个要诀是“宁停三分，不抢
一秒”。凡事要冷静点，多多盘算所言所行
个后果。做踵头是戆大。切记。
老是做戆大个人，上海人称之为寿头。

勿但傻，而且还百般坚持、硬撑到底个人就
成了上海闲话里个寿头码子？有一点点寿
头寿脑个朋友还是蛮可爱个。但是寿到死
勿领笨、勿肯听从别人好意相劝个脚色，上
海人对此更促掐个讲法是“一只寿棺材”。
勿见棺材勿掉泪，是也。以寿、以寿头来自
嘲自己讲了傻话、办了傻事也是常常可以
从上海人口里听到个。与寿头正好相反个
上海闲话为滑头。滑头顾名思义就晓得搿
样个人油滑得很，讲一套、做一套，勿守诺
言，勿讲信用。从滑头引申出来即是滑头
货。滑头货可以指人：“侬还敢相信伊？人人

都领教过，伊是一个滑头货！”滑头货可以
指物：“搿条马路浪呒没几家正宗店家，大
多数是卖卖骗骗人个滑头货！”不过上海人
还会用小滑头指十分聪明、交关乖巧个小
囡、小青年个。此时小滑头有点像爱称
了，表达了老长辈个满心喜欢。“喔哟，
几个小滑头也来了。今朝闹猛了！”
普通话里木头木脑个人，上海

人简称为木头、木头人。“新来个伙
计是一块木头，拨都拨勿动。”“阿拉
先生进了厨房间就是木头人，连几
只碗盏都汏勿来！”上海人对各种各
样性格、脾气个人个称呼都简化了，
以一个“头”字概括。还可以寻
出勿勿少少个头来。以后
再表，留一点噱头吧。

踵头、寿头、滑头、木头

! ! ! !辣提倡讲沪语个当今，倒让我
想起自家老早个一段往事。

我是 :;<7年生人，以前住大
自鸣钟附近长寿路 <==弄 =号。我
生活个环境大家侪讲沪语。

辣沪语中，“任”有两种读法，
一为与“陈”同音，另一种与“人”同
音。但很多人都读陈音。我辣上幼
儿园、上小学辰光，老师、同学还有
屋里个大人，常常习惯个把我叫作
“任璧君”，即与陈璧君同音，有个
老师会更正，有个就习以为常了。
我年幼无知，也勿以为奇个随大人
们哪能叫，勿当回事体。

:;=9年至 :;=;年间，临近小

学毕业，我也懂了点事。恰逢有机
会到提篮桥监狱参观，而且晓得监
狱中关了一个罪大恶极个犯人叫
作“陈璧君”。乃末我作死作活个要
跟随大人们去……我因此看到一
个比较大个单人牢房里，有一个戴
仔圆圆个黑边框架眼镜个老太婆
辣踏缝纫机。大人告诉我，迭个老
太婆就叫作“陈璧君”。搿个辣我幼
小个心灵中，真有点勿知所措，也
有眼勿可理喻。

五十年代我从上海第一女中
毕业进入南京大学后，有意识个查
找文史资料，把 :;<7年>:;=;年
抗战八年及解放战争四年个有关

历史、有关人物个材料弄了个明
白，因为江苏省图书馆内有勿少内
部参阅个文史资料……四年功夫
我想将搿些材料作为毕业论文个
资料再进行整理，梳洗……结果拨
指导老师否定，伊讲搿是历史系个
生活，侬须写中文系个毕业论文。
呜呼，留下个只有遗憾和伤心了。

我理解大人们把我误读陈璧
君只是一种口误，或者辣当时评论
陈璧君作为汪精卫老婆等等流传
个习惯而已，搭我呒没关系，我也
呒没“精神负担”；搿反倒促使我额
外阅读了不少文史资料，长了见
识。搿又未尝勿是一种收获呢！

见过监牢里个陈璧君


